
责编/梁如意 责校/张勤才

2025年 4月 22日 星期二

Email：smxfuniu@163.com 伏牛 A7

好看故事好看故事

题字题字：：邵玉铮邵玉铮

二哥已不在多年，侄子们也都搬了
新家，他原来居住的院落已经荒芜不堪，
房倒屋塌了。看到那些散落在地的腐朽
椽檩，我再次想起了五十多年前，翻深沟
爬大坡，经历几个白天黑夜，远行百里到
渑池县坡头乡深山买椽的往事。

二哥是我的堂哥，他结婚多年，一家
五口还蜗居在一孔窑里。盖房，成了他
最大的梦想。

盖房需要很多木材。那时候的木材
是计划物资，不要说没钱买，就是有钱也
不是轻易能买到的。要说，我们老家也
有树木，但都是生产队的，任何人没有砍
伐的权利，一旦违反轻则处罚，重则坐
牢，没人敢触碰这根红线。

自从操心盖房，凡是遇到下大雨，哪
个沟里冲倒了树，二哥总是捷足先登，给
生产队出钱买下；谁家扒了旧房子，退下
来有旧木材，二哥就去捡漏。几年下来，
他把檩条大梁都攒下了，就是还缺几十
根椽，盖房的大事一直耽搁着。

我的大堂哥当过兵，见过世面，转业
后安排在县营企业工作，他是家族里最
有威望的人，大家都把买椽的希望寄托
在他身上。一天，大哥传来好消息，坡头
公社有个战友，在河庄村联系到了木材，
但河庄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只是说了
个大致方向。

几经打听，才知道河庄离坡头街还
有二十多里，离我们家将近百里，并且大
多是山路。对于农村人来说，到百十里
外的大山里拉椽，简直就是“西天取经”
了。二哥一个人肯定不行，那年 16 岁的
我，自然成了最佳帮手。

1972年 9月的一天，二哥给架子车的
轮胎加了气，给轴头抹足了黄油；二嫂往
布袋里装了五十多个白玉米面和小麦面
掺杂的蒸馍。我们吃过早饭，从老家渑池
县英豪芦苇沟村拉着架子车向北出发了。

不一会就到了县城西边的黄花村。
在这里，二哥突然发现一个车轮软了，一
圪节细钢丝把内胎扎破了。我们决定立
即停下来补胎。我们跑了半个黄花村，
没有找到补胎的。正在无奈时，一个好
心人拿出锉子、胶水和废旧的内胎皮子
帮我们补了胎。这个插曲浪费了我们两
个小时，耽搁了行程，使得原计划天黑前
赶到河庄的计划也落空了。

从黄花村出发一路都是慢上坡，走
到坡头街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为了安
全，我们决定晚上就住在坡头街，天明再
赶早进山。

坡头公社门口有个小卖部，二哥花
了两毛一分钱，买了盒“前进”牌香烟。
二哥不吸烟，这盒烟完全是在求人时用
的。在坡头北边的一块玉米地里，我们
找来几卷玉米秆，铺在架子车上，做了一
张简易的床。疲劳是最好的催眠药，刚
刚躺下，我们就梦见周公了。一觉醒来
天已渐亮，我们在坡头街买了两碗小米
粥就着干粮一吃，拉着架子车继续向北。

经 过 渑 池 县 最 有 名 的 长 坡 ，陡 坡 ，
弯道多的五里坡，又翻山越岭走了二三
十里的山路，弯道陡坡越来越多。特别
是到了一个叫做白土坡的地方，遇到了
陡得叫人害怕的“瞪眼坡”。下午两点
左右，我们终于到了河庄村。这个黄河
南岸的低海拔村只有几户人家。卖椽

人家已经准备好了，用葛条把椽捆得结
结 实 实 ，五 根 一 捆 。 我 们 买 了 十 二 捆
椽，一共 33 元，交钱拿椽，十分顺当。

返回走到那个“瞪眼坡”下，我和二哥
直挠头，根本不能把车拉上去。正在发愁
之际，忽然看见不远的农田里，一张空犁
旁正拴着两头牛，犁地人也不知去哪了。

二哥迅速作出决定：牵牛拉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草料养

一方牛啊，这山里的牛很勇猛，面对陡坡
勇猛向前，不一会儿把车拉到坡顶。我
们自己也暗暗庆幸。

犁地人说出了解决方案：“生产队有
规定，拉一次坡，五块钱。你们看着办
吧。”二哥求情，说自己兜里掏干净也没
有五块钱。犁地人不相信，质问道：“你
们不带上十块八块，敢出远门？你们是
哪里的？”

二哥赶紧回应道：“我们是英豪谷水
东坡的。”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犁地人突然两
眼放光，问了声“谷水的？”说着，走过来
盯着我们追问：“谷水芦苇沟的姚荣汉老
先生，你认识不？”

“那是我爷爷。”二哥迅速答话。
“你爷爷？真是你爷爷？那可是我

的救命恩人啊！”犁地人说着，眼里流出
温柔的光。

“ 我 也 是 谷 水 人 ，五 六 岁 时 得 了 个
怪病，半天冷，半天烧，冷冷烧烧，烧烧
冷 冷 ，啥 法 子 都 用 了 不 见 效 果 。 后 来
听 邻 居 说 ，芦 苇 沟 有 个 姚 先 生 能 看 这
种 病 。 家 里 人 赶 紧 四 处 打 听 ，有 一 天
终 于 把 姚 先 生 请 来 了 。 他 给 我 摸 脉 ，
看 舌 苔 ，敲 肚 皮 后 ，说 我 害 的 是 疟 疾 。
接着给我开了几服中药。大约十来天
之 后 吧 ，病 慢 慢 好 了 。 后 来 我 记 住 了
他的名字，几十年了一直没忘。”

“既然遇到了你们，也该着我报答恩
人了，你们不走了，晚上就住我家，明天
再走。”犁地人说得很恳切。

一听这话，我们立即感觉到，那“五块
钱”不说了，就想赶紧离开。二哥接过话头
说，不用啦，现在走，赶天黑前还能出山。

被放行以后，我们就像“脱手之兔”，
拉着车子连走带跑，力争天黑前能走出
深山。

我们一路快走，身上的衣服一会儿
被热汗浸透了，一会儿又被寒风吹干了，
身上也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顾不
得衣服的湿干，身上的热冷，心里重复着
一个信念：天黑之前，务必出山。

每 一 道 大 坡 ，都 是 对 我 们 意 志 、毅
力和体力的考验。大约在晚上九点左
右，我们成功赶到了五里坡下，把仅剩
下 的 两 个 馍 分 吃 了 ，又 捧 喝 了 几 口 河
水 ，找 来 一 些 玉 米 秆 铺 到 车 前 倒 头 就
睡 。 但 一 个 隐 隐 约 约 的 喊 叫 声 ，一 直
干扰着我们。开始我们对这声音毫不
介 意 ，但 是 ，这 个 声 音 一 直 不 绝 于 耳 ，
我们不由得侧耳辨听，好像是喊：“坡
下有南乡拉椽的车没有？”

“南乡”“北乡”的称呼，是以渑池县
城为界，城南的就是“南乡人”，城北的就
是“北乡人”。那个“南乡人”的称呼，引
起了二哥的注意，他起身叫我过去看看。

黑暗中，我们发现一个老伯，牵着牛
背 着 套 索 站 在 坡 下 ，二 哥 立 即 上 前 搭
话。原来是大哥的战友，叫父亲牵着牛
来到坡下接我们哩。

我们马上收拾行李，把车拉上正道。
老伯麻利地把套索挂到车上，随着一声吆
喝，那牛就四蹄生风，直奔大坡而上。

晚上十二点左右，到了老人家里时，
我们已经饥累交加，吃饭睡觉成了头等
大事。谁知，大娘一直等着我们，一进
门，就端上洗脸水，紧接着又端上来两大
碗捞面条。那一晚，我们吃得可口，睡得
香甜。

吃过早饭后，大娘把我们吃剩下的
烙馍包起来塞到车上说：“路还远哩，你
们到路上吃吧。”大伯又套上牛，一直把
我们送到坡头街南头的制高点，看着一
路都是下坡了，他才卸牛回家。

就这样，我和二哥经过三天两夜，采
用“有空吃馍，遇河喝水，吃吃喝喝，走走
歇歇”的模式，终于把一车椽从百里的深
山外拉回了家。

马月如醒了，确切地说她是被院
里母鸡“咯咯哒”的叫声吵醒的。

这是一座地坑院。作为“穴居”，
与陕西那种依崖掏洞而居的方式略有
不同，豫西这种地坑院是向地下垂直
挖掘六七米深，然后掏窑而居。

“你醒了？”张家奶奶给马月如端
来 一 盆 洗 脸 水 ，“夜 黑 哩 睡 得 不 习 惯
吧，我们这土窑洞可比不上你西安城
里的席梦思。”

“是有点不习惯。”马月如有点不
好意思，昨晚她辗转反侧天快亮时才
关灯睡觉。“张家奶奶您别生气，我住
这 7天每天给您加 5块的电费钱。”

“傻丫头，奶奶不愁吃不愁穿，稀罕
你那 5块钱？赶紧把脸洗了，我熬的红豆
子小米汤可香了。对了，差点忘了，就等
着‘金凤’下蛋呢，给你炒新鲜的鸡蛋。”

“在哪儿呢，别动，我来捡。”听说
有新鲜的鸡蛋捡，马月如哪还顾得上
洗脸。

共有 4 只母鸡“咯咯哒”地表功。
张家奶奶分别介绍，这两只披着黄金
甲鸡冠邋遢的是“金凤”，那两只像钻
了灶洞一身黑的是“黑羽”。“‘金凤’下
的蛋个儿大，‘黑羽’下的是绿壳蛋。
鸡蛋用麦秸火炒出来的最香。”

麦秸引火容易，燃着后火势柔软
地舔着铁勺底。菜籽油冒出蓝烟后，
张 家 奶 奶 缓 缓 倒 入 加 了 槐 花 的 鸡 蛋
液。“刺啦”一声，诱人的香味儿瞬间溢
满窑，少顷整个地坑院都是香味儿。

“ 哎呀，张家奶奶，满村都是您炒
土鸡蛋的味儿。”组长红喜一只脚踏着
拦马墙吆喝道，“您家的‘邮牌’我修好
了。不过，您老人家还是尽快搬到下
坪新场去吧，放着舒适的红砖平房不
住，非要在这地坑里多不方便……”

张家奶奶不乐意了，捡起一根树
枝抛向空中：“真要闲得慌，你下来帮
我把茅坑里的粪出了。”

“ 没 问 题 ，我 先 去 南 河 赶 个 白 事
儿，回来就帮你清粪。”红喜倒也爽快。

吃罢饭，马月如帮张家奶奶安装
“邮牌”。这既像张家奶奶案头的筷子
筒，又像“邮箱”。底色刷的绿漆，“9 号
地坑院”这几个字刷的红漆。“邮牌”钉
到廊道大门框上，散发着淡淡的油漆
味儿。

“这是邮箱？”马月如问。
“对，专门用来收信的。”张家奶奶

说 ，“ 很 久 以 前 ，每 年 还 能 收 到 几 封
信。后来，后来就……”

马月如见气氛不对劲儿，忙支开
了话题：“我昨天傍晚很随意地就住进
了您家，还没来得及参观哩，我这就好
好转转，多拍些照片。”

后 来 ，马 月 如 到 塬 上 写 生 ，通 过
红 喜 了 解 到 ，张 家 奶 奶 是 个 不 幸 的
女 人 ，曾 经 生 育 一 女 一 儿 。 据 说 ，女
儿 招 娣 4 岁 时 被 一 个 货 郎 担 老 头 拐
走 了 。 全 家 人 为 了 找 孩 子 吃 尽 了 苦
头 ，日 子 过 得 窘 迫 。 生 下 儿 子 后 ，她
老 伴 张 满 子 依 然 没 有 放 弃 寻 找 女
儿 ，他 弄 了 一 辆 人 力 车 ，车 身 是 寻 人
的 彩 色 喷 绘 。 几 乎 寻 遍 了 河 南 、陕
西 、山 西 的 城 市 和 农 村 。 为 了 方 便
联 系 及 报 平 安 ，张 满 子 隔 三 岔 五 向
老 家 寄 一 封 信 。 时 间 一 长 ，邮 局 的
人 就 帮 他 们 家 做 了 一 个 收 信 的“ 邮
牌 ”，钉 在 地 坑 院 廊 道 大 门 框 上 。 一
旦 张 满 子 从 外 地 寄 信 了 ，邮 局 的 人
就把信投进“邮牌”。

“再后来，张满子寻到河北时突发
心脏病，没了。”红喜说。

“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马月如问。
“哦，你说的是张蓝天。张满子死

时，张蓝天高中毕业。后来张蓝天成
了一名消防员，可惜 1999 年救火时牺
牲了。”红喜说。

“乖乖，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张
家奶奶还保留着这个牌不牌箱不箱的
东西。”马月如说。

“如今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村子在下坪新场盖了大社区，就差张
家奶奶没搬家了。国家政策好啊，新
房是免费的！”红喜自豪地说。

“张家奶奶是在等女儿回家。”马
月如说。

说好的住够一星期，转眼五六天
过去了。这几天，马月如除了画画就
是吃好吃的。不知什么时候起，马月
如改口直呼张家奶奶为奶奶了。奶奶
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不必说那地
软韭菜馅包子、槐花鸡蛋馅饺子、肉丝
儿麻食，单是面条就有卤面、炒面、焖
面、拌面、扯面等，马月如一边嚼个不
停一边嚷嚷：“哎哟太好吃了，不行，我
得减肥！”

令村民困惑的是，虽然油菜花早
都开败了、油菜荚已经很饱满了，但这
个来自西安城的小女孩却在不停地画
油菜花。一天画一幅，并且金灿灿的
花海中老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车
把手前边的筐里有只小狗。

明 天 就 要 启 程 ，即 将 告 别 奶 奶 。

马 月 如 翻 来 覆 去 睡 不 着 ，奶 奶 喊 她 ：
“要是不瞌睡，你抱被子过来跟我睡一
块，咱俩‘埋喷’会儿。”

“好，那咱就聊到大天亮。”马月如
回应道。

傍晚村中一眼旧窑塌了，电线杆
倒了，停电了。奶奶从炕眼洞里摸出
一个雪花膏玻璃瓶，倒了一些菜籽油，
又从拐窑深处弄了一撮棉花，搁膝盖
上搓了搓，做成了一根灯芯，插进雪花
膏玻璃瓶——“吧嗒”一声打火机点燃
了这个特殊的油灯。

燃着的油灯使空气香香的，奶奶
举 着 油 灯 或 从 抽 屉 里 翻 出 几 颗 干 红
枣，或从笸箩里翻出几个核桃。“这都
是招娣最爱吃的……”奶奶又想起了
那个曾经的女儿，自顾自地念叨。

随着奶奶的走动，窑洞里的一切
都成了剪影，投放到窑洞墙壁上。马
月如看呆了，朦胧的橘黄色光影中，仿
佛妈妈微笑地看着她，男友载着小狗
在油菜花丛中骑行，车筐里的小狗兴
奋地叫着……

“为啥来我们村。来，给奶奶说说。”
“招娣一定很漂亮吧？”
“你先给我说说你的事儿，我再给

你讲我的小招娣。”
“我和他大一时来张塬村写生相

识相恋，如今大学毕业 5 年了，可是他
妈妈不喜欢我。这次公休我特意来到
张 塬 村 ，这 几 天 我 想 开 了 ，回 去 就 分
手。这个‘坏人’我来当。”

“我们年轻那会儿才简单呢，我都
没见过满子，就凭媒婆那张嘴，吹的小
伙 儿 这 也 好 那 也 好 ，半 嘴 不 提 穷 字 。
隔 着 埝 头 瞅 了 两 回 ，就 把 亲 事 给 定
了。答应的手表还是借钱买的，答应
婚后给补一台缝纫机，结果 10 年后才
给置办上。结婚时就用 5 斤棉花、10
斤猪肉把我哄到手了。”

“那陪嫁是啥，你们吵架不？”
“当时我娘家给陪了一个床头柜、

两块银圆。银圆中间有窟窿，好像是从
别处拆下来的。那会儿因为穷，吵架的
人家多着哪。我和满子也是两天一小
吵，三天一大闹。满子大高个儿，我干
不过他，就抱他腿、撕他裤子……现在
日子好了，满子人却没了，还有那招娣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

“结婚有那么可怕吗？看来我必
须跟他分手。每次吵完架，他都得哄
我，他也累我也烦。这回出来我把他
手机号和微信都拉黑了。”

“你呀，那些画不说明你心里都是
他吗？还是太年轻，啥也不懂，就像偏
窑坑里的石头。”

“哈哈，您说我是‘茅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我的小招娣可懂事了，她头
顶 3 个旋，左耳边有个‘拴马桩’……老
了才活明白，过日子都是凑合着过哩，
老天爷总是让你不顺，咱不能被老天
爷压垮了，两个人心要往一处想、劲儿
要 往 一 处 使 ，这 样 过 日 子 才 有 奔 头 。
一 天 到 晚 情 呀 爱 呀 挂 嘴 边 ，屁 用 不
顶！要说闹矛盾，都是吃饱了撑的！”

“哎哟，奶奶，您一说吃，我饿了。”
“好办，这就给你烙鸡蛋煎饼。”
吃过早饭，马月如主动帮奶奶收

拾饭桌。就要分别了，奶奶一个劲儿
地塞好吃的，旅行包的拉链都拉不上
了。“我的乖孙女，别忘了奶奶哦，啥时
闲了就来看奶奶。那个，鸡蛋煎饼还
剩两张，千万记着吃哦！”奶奶眼里泛
着泪花。

来时坐的慢火车，回时选的高铁，
归心似箭。

犹豫再三，马月如鼓足勇气敲响
了男友家的门。

透过“猫眼”，男友妈妈看清是马
月如，便打开了门：“你这丫头，哪能这
么任性，说拉黑就拉黑，害得我儿子拥
军茶饭不思，说是撵你去了。”

“啊，对不起。我心情不好，出去
散 散 心 。 阿 姨 ，拥 军 上 哪 儿 撵 我 去
了？”

“ 他 说 去 你 们 初 恋 的 地 儿 找 你
了。你给他拉黑了，他借助兰子的微
信朋友圈，研究得出你去张塬村了。”

“这一段我也想开了，不能因为我
破坏你们母子关系。”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先把拥
军 从‘ 小 黑 屋 ’里 放 出 来 。 我 考 虑 好
了，你俩的事儿我答应了！”

“阿姨，我，我……我，阿姨，您这
左耳边是‘拴马桩’？那您头顶是不是
有 3个旋儿？后背可有两颗痣？”

“ 小 如 啊 ，你 脖 子 上 的 项 链 哪 来
的？阿姨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

“这银项链是煎饼下边的，不，是
张奶奶偷偷给我的。”

“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怎么知道
我的身体特征？”

“嘿嘿，阿姨，我知道您的亲娘是
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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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起 那 年 深 山 拉 椽
□姚俊

在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里，古
诗词宛如熠熠生辉的珍宝，每一首
都是古人智慧与情感的结晶。而
当我们翻开那泛黄的诗卷，便能走
进一个如梦如幻的春天，那里藏着
千年前的烂漫春光、蓬勃生机与无
尽情思，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朱熹笔下的春天，是一场
盛大而热烈的色彩盛宴。东风宛
如神奇的画师，轻轻一挥笔，便将
大地装点得五彩斑斓。漫步在古
诗词的春天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
是那漫山遍野的繁花。桃花灼灼，
如天边的云霞，“桃之夭夭，灼灼其
华”，盛开的桃花不仅是春日美景，
更象征着新嫁娘的青春美貌与幸
福生活。杏花如雪，“沾衣欲湿杏
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杏花在春
雨中悄然绽放，那细雨如丝，沾湿
衣裳却不觉寒冷，春风拂面，带着
丝丝温柔，让人沉醉在这杏花微雨
的浪漫之中。

春天的风，在古诗词里是温柔
的 使 者 。“ 春 风 如 醇 酒 ，著 物 物 不
知”，春风宛如香醇的美酒，悄无声
息地滋润着世间万物。它吹过柳
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
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柳树像是被碧玉精心装
扮 过 ，无 数 条 绿 色 的 丝 绦 随 风 飘
舞，那细长的柳叶，是春风这位能
工巧匠裁剪而出，给大地带来了丝
丝绿意。春风吹过湖面，“春风又
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个

“绿”字，将春风的灵动与活力展现
得淋漓尽致，春风所到之处，江南
大地一片翠绿，充满了无限生机。
这温柔的春风，也吹进了诗人的心
田，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春 雨 ，是 古 诗 词 里 春 天 的 精
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笔下
的春雨，善解人意，知晓春天的需
求，在夜晚随着春风悄然飘落，无
声地滋润着万物。春雨如酥，“天
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长安街上的小雨细腻如酥油，滋润
着大地，远处的草色若有若无，一

片朦胧的嫩绿，宛如一幅淡雅的水
墨画，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春雨
中，诗人或倚窗而望，或漫步雨中，
感受着这春日的馈赠，心中满是对
大自然的赞美与敬畏。

春天的鸟儿，在古诗词里是欢
快的歌唱家。“几处早莺争暖树，谁
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描绘的春
日 里 ，几 只 早 莺 在 枝 头 欢 快 地 歌
唱，争抢着向阳的暖树，不知哪家
的新燕正忙着啄泥筑巢，它们的忙
碌与欢快，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机
与活力。“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杜甫用简洁而生动的
笔触，勾勒出一幅色彩鲜明的春日
画卷，翠绿的柳树枝头，两只黄鹂
鸟欢快地啼叫，一行白鹭向着青天
展翅高飞，动静结合，充满了诗意
与美感。鸟儿的歌声，是春天最美
的旋律，它们用清脆的啼鸣，唤醒
了 沉 睡 的 大 地 ，宣 告 着 春 天 的 到
来。

在古诗词的春天里，不仅有醉
人的美景，更有诗人的万千情思。

“春日迟迟，春景熙熙”，春天的时
光是如此的漫长而美好，诗人在这
美好的春光里，或踏青赏景，或饮
酒 作 乐 ，尽 情 享 受 着 大 自 然 的 恩
赐。“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
春风。”崔护在这烂漫的春光里，回
忆起去年与少女相遇的情景，如今
人面已去，唯有桃花依旧在春风中
绽放，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感慨与对
美好时光的怀念。“春心莫共花争
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借春
天的繁花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相
思之情如春心萌动，却又如灰烬般
难以实现，充满了无奈与悲伤。

古诗词里的春天，是一个充满
诗意与浪漫的世界，它跨越了千年
的时光，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
前。在这个春天里，我们可以与古
人一同感受春风的温柔、春雨的滋
润、春花的绚烂、春鸟的欢唱，体会
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我
们沉醉在古诗词的春天里，汲取古
人的智慧与情感，让这份对春天的
热爱，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古诗词里的春天
□梁敏才

“风传花信，雨濯轻尘。”随着
谷雨节气正式出场，春天的故事也
开始进入最引人入胜的戏份。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
经过一个寒冬的蛰伏，家乡的茶树
在雨水的滋润下冒出千头万芽，碧
绿葱翠，鲜嫩欲滴。这个时候，沏
一壶谷雨茶，茶芽肥硕，色泽翠绿，
香 气 怡 人 ，壶 中 有 久 违 的 云 雾 山
川，有诗意的春暖月圆，更有超脱
于浮华之外的真趣清欢。那馥郁
的清香，穿越苦闷的冬日与单调的
岁月，慰藉了人的心灵。

谷 雨 茶 ，谷 雨 时 节 采 制 的 春
茶，又叫二春茶。春季温度适宜，
雨量充沛，使得春梢芽叶肥硕，色
泽翠绿，叶质柔软，富含多种维生
素 和 氨 基 酸 ，茶 味 鲜 活 ，香 气 四
溢。于是，谷雨节气素有摘新茶的
传统。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谈
到采茶的时节：“清明太早，立夏太
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民间谚
云：“谷雨谷雨，采茶对雨”。

采 下 来 春 茶 鲜 叶 经 晾 晒 、杀
青、揉捻、烘焙等多道工序，与冒着
热气的清水相遇，倾情化身为一杯
香气袅袅的茗茶，一飨所有期待已
久的爱茶人。春季茶芽最嫩，茶叶
口感更为鲜甜，而谷雨茶成品的色
泽和冲泡后的茶汤，更多地保留了
鲜叶的绿意，更对应着这个季节的
生趣盎然。一缕谷雨新茶的悠悠
清香，穿越千年时光，直至今日依
旧让爱茶如痴的人念念不忘。

唐代僧侣有饮茶风尚，晚唐著
名诗僧齐己留下了三首与谷雨有
关的茶诗，其中一首道：“春山谷雨

前，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
和易晚天。且招邻院客，试煮落花
泉。地远劳相寄，无来又隔年。”在
轻雾如烟的茶丛中，翠绿鲜嫩的春
山野茶很稀少，乃至天色将晚时，
还未采满筐。尽管谷雨佳茗难得，
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招来邻院
的客人品新茶。

喜爱香茗的文人雅客有诸多诗
句咏之。唐代诗人陆希声诗云：“二
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
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谷
雨前所采之茶更为名贵，故作者在摘
煎时也不能不怀着珍惜的心情了。
苏东坡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
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黄庭坚诗云：“未知东郭清明酒，
何似西窗谷雨茶。”在这个富有诗情
画意的季节，敏感的诗人用手中多情
的笔在书卷上肆意风流。当代作家
苏叔阳说：“饮一口这暖暖的谷雨茶，
就像整个春天就在自己的身边，身体
卸下了冬天所有的寒冷和沉重。”饮
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更多的是一种
精神上的享受，是在自然界无尽无休
中的一种自我感知，饮茶的诗意可以
入侵人生的失意。

新火煮新茶，一盏得清欢。趁
着春光正好，大家煮一壶鲜嫩的春
茶，放松一会儿精神，看那腾起的
绿 茶 舒 身 展 体 ，鲜 活 得 如 枝 头 再
生，染得春光盈眼；透过氤氲的水
汽，素雅的茶香，啜一口，缕缕清香
溢出，尘世间的浮躁和功名利禄皆
散去，一份平凡生活里的可贵诗意
悄然而来，将每一个当下都活得饱
满，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丰盈。

茶 煎 谷 雨 春
□甘武进


